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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NONG CHENGJI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出自《左传·成公十三年》的这句话常常被后人引

用，在古代，祭祀是为国家凝心聚力的核心职能，因祭
祀还随之衍生出宗族祠堂、族谱等产物，且一直保留
至今。

天元区群丰镇石塘社区跃进居民组，一幢外墙粉
饰一新的小楼格外引人瞩目，这里是石塘村小学的所
在，在建成小学之前，这里是石塘山袁氏宗祠的旧址。
明代，袁氏先祖袁杲由茶陵徙居自此，开枝散叶，袁杲
也被后人尊称为石塘山袁氏的开基始祖。

虽然宗祠旧址已为新建的村小所取代，但石塘山
袁氏宗祠的历史痕迹依然无所不在，譬如此地常住居
民以袁姓居多，附近还有个地名就叫袁家湾，更重要
的是，在学校里面，还保存着两块 180年前的重修家庙
捐项碑，碑上存留的文字，详细讲述了 180年前，石塘
山袁氏宗祠重建的前因后果。

三处宗祠

据碑文及现存的文献资料，石塘山袁氏宗祠至少
有三处。一处是离现今村小不远的龙门古寺，唐宋时
始建，为湖南最早的宗教禅宗寺院之一，明天顺年间，
石塘山袁氏开基祖袁杲（号扶桑公）自建威将军任上
告老还乡，皇帝将龙门寺左近千余亩土地赐给他养
老，信佛的袁杲便将从军时认识的西藏喇嘛请回家乡
弘传佛法，且重修龙门寺，并将自家宗祠建于寺内，所
以，一段时期内，龙门寺亦称“袁氏家庙”；第二处则在
旧时湘潭城中的湘山屋场，时在清乾隆三十七年（公
元 1772年），建祠人是石塘山袁氏十世祖袁遇春，曾任
江苏盱眙县县丞、安徽凤阳县知县等职；第三处则是
现在的石塘村小学所在，旧为袁氏宗祠，两块现藏于
学校中的捐项碑则是明证。

按捐项碑上的文字所言，袁氏族人之所以要重修
宗祠，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旧宗祠在去此数十里之
遥的湘潭城中，往来不便，且“地邻湫隘，均未惬心”；
二是石塘山“祖宗始屯于斯，坵墓于斯”，所以应该“聚
族于斯，而享祀亦于斯者也。”

那么，宗祠为什么又建在了几十里外的湘潭城中
呢？也许该从石塘山袁氏十世祖袁遇春说起。查《石塘
山袁氏六修族谱》，乾隆十二年（公元 1747年），袁遇春
一家及近支族人数十口自石塘山迁自湘潭城中的湘
山屋场，搬迁的原因没有说明，估计是闹了某些别扭，
因为就在二十五年后，湘潭城中的湘山屋场左近就修
起了新的袁氏宗祠，主其事者，正是二十五年前搬离
石塘山的袁遇春。

前已说过，石塘山袁氏的宗祠本在龙门寺内，自
明天顺年间石塘山袁氏开基祖袁杲将从军时结识的
喇嘛请来龙门寺弘传佛法后，香火日趋旺盛，最鼎盛
时寺内有僧侣千人，逢佛门佳节，前来朝拜礼佛之人
往往逾万 ..... 而族中宗祠便在这闹热的所在，袁氏后人
往来祭祀先祖想来也颇多不便，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没有族中先祖袁杲那般的地位和财力，虽然一直说要
重修宗祠，可总是不了了之，直到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年）袁遇春在湘潭城中的湘山屋场再建石塘山袁
氏宗祠。

按《石塘山袁氏六修族谱》所记，袁遇春，字资万，
号锦堂，有举人功名，以县丞一职入仕，后来做到安徽
凤阳县知县，且署理凤阳钞关。官不算大，但职权极
重，清袭明制，设凤阳钞关征收商船税钞，“凡商贾欲
赍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卷”，为清代户部著名
的二十四关之一。这样要害部门的主官，地位自不待
言，阖族之中，也是说得上话的厉害角色，所以，将宗
祠建在自家屋场左近，而不是族中先祖安寝的石塘山
下，族中人虽有腹诽，也不便多说什么。

转眼到了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年），距袁遇春在
湘潭城中新建宗祠已过去 67年，袁遇春也作古多年，
署理凤阳钞关所带来的政商影响力也渐渐消散，石塘
山下的袁氏族人便动了将宗祠重建在石塘山的心思。

重修家庙

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年），居于石塘山下的袁氏
族人袁益山、袁桂庭、袁嘉宾、袁梦熊等人公议重修宗
祠，且运动族人捐款捐物，尤值一提的是袁益山，不但
携自家兄弟捐银一百三十两，且“毁私管房屋数十间，
捐作祠基”——按捐项碑碑文所记，居于石塘山的这
一支族人早就想重修宗祠了，之所以未能落实，是因
为族人看中的建宗祠之所“屋场未归画一，不能强而
为之也”，换言之，产权不明晰，没有地，自然无从建
祠，眼下好了，袁益山将本属于自家的屋场捐作祠基，
最重要的用地问题解决了，这宗祠的建设也就可以提
上议事日程了。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阙如，我们这些 180余年后的
人已无从得知当年的袁益山是何等样的人物，但从其
捐银一百三十两且毁去房屋数十间的举动来看，想必
亦是族中举足轻重的权势人物。

有袁益山这样的榜样带头，宗祠修建的前期筹备
工作进展很快，祠基不足之数，由各族人“捐之兑之”
解决，建祠所需费用，则由族人“和衷集事，踊跃捐
资”，同样在那两块捐项碑碑文中，记有袁氏族人捐资

捐物的名录，多则百数十两，少
则几钱，百余名族人共计捐银两

千余两，按范文澜《中国通史》所引清
朝档案，当时短工每天挣 10文钱左右，

最低每月 130 文钱，一两银子能换 1000 到 1200
文钱，以今日之工价衡量，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
当惊人，难怪在宗祠修建完成之后，捐项碑文里

还要大大地加一笔，“谁云迁地弗良，舍旧从新，诚是
有基弗弃，所赖以继前人之志，联合族之心，其在斯役
也乎？”看来，还对几十年前袁遇春把宗祠建在湘潭城
中耿耿于怀呢！

宗祠今昔

不论什么时候，两千余两银子都算是一笔巨款，
俗话说家宽出贤人、有钱好办事，更何况，除了有钱之
外，还有袁益山等人捐出的祠基，以及阖族上下对几
十年前祠堂建在距石塘山数十里之遥的湘潭城中的
那股不服气的劲头儿。因此，石塘山袁氏新宗祠的修
建工作推进得异常迅猛，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年）动
议，次年即破土动工，再次年即告竣工。

许是财力雄厚的原因，这新建的石塘山袁氏宗祠
额外的雄伟壮观。祠分三进，“后则为寝，以陈俎豆；中
殖其庭，以序昭穆；前建歌台，以奏管笙”，更有“左右
长廊，房屋悉具；飞甍连础，翼翼峨峨。”端的是气派！

也就在新宗祠落成后的第五年，道光二十五年
（公元 1845年），石塘山袁氏族人袁芳瑛高中进士，授
翰林院编修，后卒于松江府知府任上，官虽不大，名气
却极大，工书善文不说，藏书之富更是“二百年所未
有”；袁芳瑛以下，石塘山袁氏并有署理闽广南澳海防
同知的袁藻、候补同知直隶州的袁炳坤、曾任江苏江
宁县知县的袁国钧、民国初年曾任任国务院秘书和印
铸局局长的袁思亮等杰出人物，晚清乱世，更是出了
个大人物，即以“放牛娃”之身投效军旅，一步步成长
为两广总督的袁树勋。

短短数十年，石塘山袁氏一族涌现出如此多的杰
出人才，想必族人也会感慨祖宗的护佑之功，并对当
年将宗祠修在祖宗的陵寝之地的决定无比认同吧！

正因为宗祠是祭祀祖宗的庄严场所，故族中后人
对宗祠的管理也格外严格，还是在那两方捐项碑文
中，便有“祠内理宜肃静，若借人起馆，必致损坏屋宇
等件。公议同姓与异姓之师，均不得在祠起馆。其有棺
材器物等项，亦不准寄放”之类的条款。

只是，再严苛的管理标准，也逃不过时光的淘洗，
如今的石塘山袁氏宗祠早已不存，旧址之上，拔地而
起的是现在的石塘村小学，所幸至今仍保存在学校里
的两块刊于道光二十四年（公元 1844年）的重修家庙
捐项碑，碑上的文字依然能让我们得窥当年显赫一时
的石塘山袁氏一族的种种，这也算是一种慰藉吧！

人们通常认为户外张贴的宣传标语，在书写上是粗
制滥造的，谈不上什么书法不书法的，没有艺术价值可
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不管什么时代，人们手写的宣传
标语，在书写上都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东西，或者说，有不
少手写标语事实上就是精彩的“书法作品”。

近日，笔者参观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看到陈列
在展厅的那些从乡间民居墙壁上揭裱下来的红军标语原
件，除开标语的内容不说，单看它们的书写形式，就让我
大为震惊！可以说，这个博物馆陈列的一百余幅红军标
语，有相当一部分都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特征，是值得我
们爱好书法艺术的人欣赏、学习和借鉴的。

先看书写形式。从书法的表现形式上看，炎陵的红
军标语主要有斗方、条幅、横幅和对联等表现形式。例
如：“不革命的不分田地……”“国民党制造军阀，共产党
打倒军阀”，这是典型的书法斗方，这一类型的标语占绝
大多数，约有 60%。“酃县工农赶快起来消灭土豪……”

“拥护无产阶级……”等是十分标准的书法条幅，占比例
达到 25%以上。“打到遂川去拥护全苏大会！”“要平等”

“要自由”等算得上是极好的横幅，占红军标语的比例约
有 10%左右。“想当年剥削劳苦工农利中生利好是好；至
今日斩杀土豪劣绅刀上加刀痛不痛？”这就是对仗比较
工整的对联了，而且还书写了横幅“阶级斗争”，这一类
标语约占 5%。

再看书写字体。因为宣传标语的特殊性，它要求让
广大群众能够看得懂，认得清，草书、篆书等字体是肯定
不能上墙的。炎陵的红军标语的书写字体，以行书、行楷
书为主，楷书为辅，间或还有隶书。如上文所举例子中，

“国民党制造军阀”等就是很好的行书作品；“不革命的
不分田地”“酃县工农赶快起来消灭土豪……”“拥护无
产阶级……”等就是行楷书作品；而“打到遂川去拥护全
苏大会！”“要平等”“要自由”等则是较有章法的楷书作
品；“想当年剥削劳苦工农利中生利好是好；至今日斩杀
土豪劣绅刀上加刀痛不痛？”这副对联又是极有特色的
隶书作品。

三看字法、笔法、章法和用墨。我们来看“不革命的不
分田地……”这幅标语斗方。全副标语正文 88个字，落款
13个字，属于较为典型的行楷书字体。正文和落款的每一
个字的每一个笔画都讲究来龙去脉：逆锋起笔、回锋收
笔、中锋行笔的笔法特征十分突出。像第一行的“分”、第
二行的“杀”“贫”“吏”与第三行的“反”、第八行的“焚”等
字的捺笔，有比较浓重的颜体楷书意味。第四行的“共产
党”与第七行的“共产党”重复出现，以及第一行、第五行、
第九行重复出现的四个“不”字，书写时，还注意了笔法与
结体上的变化。虽然这幅标语的每一个字的结体并不十
分精致，但它的每一个字，甚至整幅字的布局、用墨的轻
重，都值得我们用书法艺术的眼光去品味、去推敲。

再看“国民党制造军阀，共产党打倒军阀”这幅字，可
以说这是一幅非常有艺术水准的行书斗方作品。这幅标
语的正文只有聊聊 14个字，重复的字就有 3个：“党”“军
阀”，占总字数的近一半。这幅字乍一进入我们的视线，就
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击力，给人带来震撼性的美感享受。首
先，它的布局十分抢眼、十分奇巧。14个字的正文，分布成
4行，字数对比悬殊，字数多的两行，每行有 5个字，少的
仅有 2个字，但是，整体布局却显得疏密有致——密处不
能通风却不显得拥挤和压迫，疏处可以走马却不显得空
荡与失衡。书写者通过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来调节整幅
字的空间布局。比如第一行“国民党制造”5个字，“国”字
粗重，领起全幅，其他 4 个字则写得轻细、小巧；第三行

“共产党打倒”5 个字，又起伏有致，“共”“打”两字粗重，
其他如“产”“党”“倒”3字则写得轻细。而第二、第四行的

“军阀”两字重复，第二行的“军”字粗重，中竖长伸，占去
第一行两个半字的空间，“阀”字则与第一行的“党”

“制”等字基本上一样大小、粗重；而第四行的“军”字
则只占第三行的一个半字空间，占第一行的两个字
空间，“阀”字又略大于第三行的每一个字，比上面的

“军”字短而宽，气势上则互相呼应。
其次，这幅字的用笔用墨十分有特色。用笔的轻

重，用墨的浓淡燥润交错变换，形成了一种粗细交
替、浓淡掩映的艺术效果。第一行“国”字、“制”字用
重笔，出现浓墨，其他三个字则用轻笔，细线穿插其
中；第二行“军”字重笔浓墨，“阀”字则轻笔细线，偶
露枯笔峥嵘。第三行“共”“打”粗重，“产”“党”“倒”三
字又变成燥墨细行；第四行的“军”字略轻，与前一行

“共产”两字呼应，“阀”字和感叹号则粗重一如前三
行的“打”“军”“国”等字。整幅字用笔、用墨做到了前
呼后应，枯润交错，达到了波澜起伏，激情昂扬的艺
术效果。而落款“红独一师二团”轻细简洁，干净利
落，衬托了正文的磅礴气势。

再看隶书对联“想当年剥削劳苦工农利中生利
好是好；至今日斩杀土豪劣绅刀上加刀痛不痛？”虽
然它的隶书“蚕头燕尾”作了较大变异，掺杂了一定的楷
法意趣，但整幅对联的隶法仍十分浓厚。一是结字扁平方
正，符合隶书结体规则；二是横、竖、撇、钩、捺等笔画的写
法具有十分突出的隶书笔法特征，如上联的“年”“剥”

“削”“劳”“苦”“农”“工”“中”，下联的“至”“今”“日”“斩”
“土”“绅”等字；三是相同的笔画在书写时注意讲求变化，
如上联“剥”“削”“利”“好”等字的竖钩，写得既符合隶法，
而又各各不一：有的圆转，有的顿折，有的笔势下倾，有的
笔势上扬，有的则平正匀称，体现了书写者较深厚的隶书
书写功底。而横批“阶级斗争”4个字，虽然语序采用现代
汉语从左至右序列，但字法上却耐人寻味，与上下联一气
呵成，配合起来显得沉稳凝重，棉里藏针，韵味无穷。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井冈山革命斗争时
期，留存在炎陵的红军标语，除了它们内容上的宣传教育
作用之外，它们的书法艺术特征也是十分突出的，具有相
当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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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标语书法条幅红军标语书法条幅““拥护拥护
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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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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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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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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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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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塘
村
小
学


